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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防火防滥采，
啥事都能往下甩

王辉告诉记者，从 2018 年 1 月至

2019年 7月，其所在的乡镇共认领各类

《责任书》《任务告知书》42份，其中属于乡

镇职责范围内的有20项，主要包括党务工

作、脱贫攻坚、乡镇规划、用地审批、禁毒宣

传、综治维稳、民生保障、基层政权建设、农

村经济管理服务等。“剩余22项任务，都是

各单位和部门‘下放’的任务。”

王辉进一步梳理后发现，他所在的乡

镇日常约承担60项工作，其中36项是本

职工作，其余24项都是上级或各部局以

“属地管理”的名义甩到基层的工作，主要

集中在各类执法事项上。

2019年上半年，多地暴发非洲猪瘟疫

情，县里要求各个乡镇加强非洲猪瘟道路

运输管控工作。“乡镇一没职能、二没监测

设备、三没专业人员。”王辉说，“任务既然

分下来，我们只能找几位村民，戴上红袖

标，把持在各个路口。遇到运输生猪的货

车，根本没法鉴别，只能一律劝返，从哪里

来回哪里去。”

淘汰黄标车，属于交警部门和环保部

门的工作职责，但上级部门为了完成此工

作，就把任务分解到各乡镇。而乡镇没有

扣车权，只好分解到各位工作人员头上，挨

家挨户去做工作，劝说当事人去回收公司

和车管所报废车辆。

私挖滥采的打击整治，是国土局的职

责范围。但在现实生活中，国土局只负责

出具一纸《处罚决定书》，具体执行取缔则

是乡镇政府。但问题是，乡镇经费主要靠

县财政拨款，拨款并不包括执法成本支出，

何况乡镇党委政府并没有执法权。

护林防火工作同样如此。去年秋季，

一位村民进山祭祖引发火情，过火面积13

亩。此人被派出所拘留10天，被乡镇政府

罚款1000元。但是罚款处罚应由公安部

门的消防机构执行，县里消防队没功夫过

来罚款，乡镇会计没法入账，罚款也不能继

续留在乡镇政府。等10天拘留期满后，乡

镇政府把罚款退还给那位村民。此事在当

地一度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损害了

基层党委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

乡镇无权无人无财力，
真的接不住

对于非洲猪瘟道路运输管控工作，王

辉认为，乡镇人员、村干部根本没有权力上

路拦截货运车辆。疫情运输管控，属于交

通局、畜牧局、防疫站等单位，乡镇可以配

合工作，但在实际工作中，看不到这些部门

的人影，乡镇干部成了主力，出了问题还要

问责乡镇。

打击整治私挖滥采，国土局同样把取

缔行动的执法成本甩到乡镇。乡镇在执行

时，需雇用铲车、卡车、挖机等器械，雇用专

业人员协助以及炸矿所需的炸药，这些费

用都要乡镇政府自己想办法开支。

王辉只好厚着脸皮去向辖区有铲车的

企业或个人借。“说是借用，实际上就是白

用。每借一次都是‘人情债’。”次数多了，

他再也不好意思张嘴。但是，已形成这种

惯例，各个乡镇都这么干，取缔成绩要进

行全县排名，一旦排在倒数几位，会被认为

能力不行、没本事。于是乎，即便不堪重

负，也要继续承担一些本不该承担的职责，

以及由此产生的负担。

两条高速穿境而过，当年在优先保障

高速重点工程建设的同时，也遗留了民房

震裂、水渠修复、排水淹田等100多条群众

诉求问题。当年的“高速协调组”作为临时

机构，早已解散。乡镇党委书记带着群众

意见，多次前往位于市里的高速公司寻求

解决，但位卑言轻，无人搭理。

返回县里，请求县领导出面协调。副

县长现场办公，得出的结论是事实不清、职

责不清，请乡镇政府调查清楚后再说。这

就意味着把皮球踢给了乡镇。

“复杂的、难办的事，县里就推到乡

镇。”王辉说。现场办公会上，群众满怀期

望而来，见此情景纷纷冷嘲热讽。乡镇党

委书记当场和副县长怼嘴：“你官大，你去

调查吧!”现场办公会不欢而散。遗留问题

只能慢慢解决了，但谁心里都清楚，这可能

要无限期搁置了。

流汗又流泪，
减负先减“甩锅”压力

王辉不愿将他梳理汇总的“24项甩到

基层的非本职工作清单”公开，乡镇在最基

层，哪个部门也不敢得罪。“一旦公开，不仅

科级局长们会有意见，县里、市里的领导都

会对我有意见。”

结合乡镇工作实际，王辉提出四个建

议，希望能真正为基层减负。

一是建立乡镇工作清单制度。严格按

法律法规行使职权，对需乡镇负责的各项

任务，县直部门要提请县委、县政府把关

后，以清单形式发放到乡镇手中，防止各部

门将自身职责转嫁到乡镇。同时，要加强

业务指导，避免只满足于安排发文和汇报

总结。

二是辩证看待压力传导与基层减负的

关系。负担必须减，压力不能减。本职工

作的压力不能减，但是上级部门或相关部

局给基层“甩锅”的压力一定要减下来，这

也是为基层减负的根本要义。

三是严格执行乡镇机构改革方案，落

实各站所定部门职责、定内设机构、定人员

编制的“三定”规定，推进行政资源下沉，理

顺机构职能，全面提升乡镇履职效率和便

民服务效率。

四是完善问责制度和激励机制，坚持

严管和厚爱相结合。准确把握“三个区分

开来”的政策界限，拓宽基层干部发展渠

道，进一步激发基层干部担当作为干事创

业的积极性。

事件：花钱能修复
征信污点？被骗了

今年4月初，艾先生的朋友告诉他，代

办不良征信申诉及征信修复业务，利润可

观。4月23日，他应邀前往湖南中正征信

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中正公司”）

考察。

“他们说，成为代理后，他们就会提供

绿色通道给我，我可以拿底价去外面接业

务。”艾先生说，对方还称和很多银行及机

构都有合作，实力雄厚。

艾先生心动了，交2.98万元成为岳阳

市“独家代理”。次日，艾先生向湖南中正

公司上报两条征信逾期单，合同中承诺7

到90天修复。

艾先生说，其中一单是他老婆的，境外

刷信用卡150美金，逾期一个月。在“修

复”过程中，公司给艾先生的老婆快递来一

份“住院证明、病例”，在他的追问下，公司

承认病例和住院证明都是伪造的。最终，

艾先生“接的这两条逾期单，截至8月初都

没修复好。”

发现异常后，艾先生找到湖南中正公

司，经多番投诉、交涉，目前已退还全部费用。

8月14日，记者赶到湖南中正公司办

公所在地长沙市开福区万达广场C3座5

楼，发现大门紧闭。记者随后从长沙市开

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此前，他们也

接到过多起投诉，还上门处置过。“如果这

家公司法人一直联系不上，我们将会列入

经营异常名录，举报人反映的情况我们也

会一直关注，如果有违法行为我们会严肃

处理。”

调查：多家征信公司
称能花钱买信用

知情人士透露，在开福区万达广场C3

座18楼，还有一家代办不良征信申诉及征

信修复的公司。为了解更多情况，记者以

合作为由，来到湖南中银征信服务有限公

司。公司经理涂先生接待了记者。

“个人自行申请的话通过率只有

20%，找我们的话，大部分可修复成功。”涂

先生介绍说，公司主要负责信用卡、网贷、

房贷、车贷等多种逾期所造成的征信问题

的异议申请。合作方式分为五种，省级分

公司、市级分公司、区县级分公司、合作公

司及业务合伙人，承包费从50万至5000

元不等，每条征信修复市场定价3000元，

每成交一笔业务提成40%至60%。

如何成功修复征信污点？是否采用伪

造文书等手段？面对记者的追问，涂先生

称，此前，有机构采用过伪造文书去修复，

但他们公司有专业的律师团队和技术团队

来配合完成，同时承诺，修复不成功，全额

退款。“具体怎么操作，属于技术部的秘密，

我也不了解。”

提醒：征信修复无捷径，
莫要轻信假广告

湖南卓进律师事务所律师聂炜认为，

通过伪造证明的方式办理异议申请，明显

是违法的，一旦被发现，信息主体有利的处

理结果会被视为无效，且可能面临行政处

罚。建议信息主体应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

对于错误或遗漏的信息进行异议或投诉。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征

信管理处了解到，征信信息如有错误或遗

漏，可通过合法合规途径办理异议申请，不

良信用记录“铲单”是骗局。

对于已经产生的不良信用记录，《征信

业管理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征信机构对

个人不良信息的保存期限，自不良行为或

者事件终止之日起为5年；超过5年的，应

当予以删除。”也就是从还清欠款之日起，

五年之后，不良信用记录会自动消除。同

时，还清欠款后应按时足额还款，重建个人

信用记录，才是真正的“征信修复”。

此外，需提醒持卡人的是，目前征信记

录报告会展示银行账户最近24个月的还

款记录，因此建议持卡人还清欠款后继续

使用该卡，24个月后，信用报告里虽然仍

有不良记录，但也积累了24个月按时还款

的记录，可供银行审贷参考。

3000元修复一条征信污点，你信吗？
人行：征信修复无捷径，莫要轻信假广告

《三湘都市报》

如今，征信作为个人的“经济身份证”，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征信不好看的人还有不少，想要“修复”的也大有人在，

因此就催生出了不少征信“修复”机构。那么征信有污点，真的可以修复吗？湖南岳阳的艾先生就加盟了这样一家自称

可以实现征信修复的公司，结果却并不理想。

认领42份责任书，一半多是“甩锅”
《半月谈》

目前，乡镇政府权小责大，甚至有责无权已成为基层干部的共识。一些上级部门把不该乡镇承

担的工作通过签订《目标责任书》、发放《任务告知书》以及下文件、发通报等方式，以属地管理为名

安排到乡镇。

这些工作具体有哪些？它们是怎么被甩下来的？记者采访了一位在乡镇工作了12年的镇党

委书记王辉(化名)，他用一个个典型的事例，讲述了这些被甩下来的“锅”，以及乡镇在“背锅”时的各

种滋味。


